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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都好怕

何素龙没有回答，夏挽如同一个宽厚的君主一样拍了拍他的手

臂，道：「你毕竟是我师父。」

随即，他看向众人，道：「你们说的话，本座都听到了，只是

本座并非你们所想之人，这件事，你们很快就会明白。」

一个老将仍在咄咄逼人：「主公不日将登基为天下之主，而羲

河公主颠覆两朝，身世不明，并非良配，求主公另选淑女为

后。」

夏挽沉默了片刻，天光云影掠过，在他的眉间投下阴影。

然后，他开口道：「关于羲河，登基之前本座会给你们一个交

代。」

他做得很好。

此时天下初定，无论如何都不是和肱股之臣争执的时机。

没必要难过，这不正是我所希冀的吗？他正在逐渐成为一代明

君，那个偏执的、把我当成世间唯一的孩子，终究会消失。

我转身离开，没有让他看到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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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晚，掌灯时分，他才回来。

当时我正在梳发，他自然的接过我手中的梳子，继续为我梳理

着长发。木齿滑过头皮，有一种昏昏欲睡的舒适。

「对不起。」他突然开口道：「是我处理的太慢了，让你受委

屈了。」

他知道我出过门了，也知道我听到了那些闲言碎语。

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」

梳发之音顿了一下。

「你为什么不在乎？」他慢条斯理的为我梳发，道：「你庇护

了他们十年，可他们为了一点迂腐的伦理就可以把你踩在淤泥

之中，羲河，你为什么不在乎？」

我开口，想说因为我要死了，一个将死之人，又有什么可在乎

的呢？

可是我终究没能说出口，因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

暴虐。

我们在铜镜中对视，他很温柔看着我，道：「那么我呢？如若

有一天，我背叛了你，你也不在乎吗？」

我怔怔的看着他，道：「你在生气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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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没有回答，而是握着我的肩膀，在我耳边说：「我和天下百

姓在你眼里并无不同，那么羲河，谁在你心上？」

我们在镜中对视了片刻，他突然一把抱起我，将我放在床上。

我一惊，挣扎着起来：「不行！」

「为什么不行？」

他俯下身，琥珀色的眼睛美到近乎妖异，道：「你是我夫人，

我同你欢好，天经地义。」

「你疯了吗！我们还没法洗脱乱伦背德的名声，我……」

他开始亲吻我。

激烈的，沸腾的，缱绻的。

理智告诉我，不行，有什么不对劲，可身体只想尽情去堕落。

「羲河，我同你讲个秘密。」他一边亲吻我的耳廓，一边轻声

说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每次看到你分明想抗拒，最后却沉迷的样子，我都克制不住

想把你弄坏。」

我心里一颤，剧烈挣扎起来，他按住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

「你不该同我过冠春的，只有我知道，该怎么让你上瘾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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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的很多次，他和任何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无异，莽撞热情，

可这次，他气息都是稳的，就是平静的看着我在他身下无法抑

制的辗转呻吟，最后昏天黑地，我已经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

有，可是意识还亢奋着。

夏挽抱我洗了澡，然后轻轻吻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只有这个吻，

让我觉得熟悉。

他大概以为我睡着了，把我抱在他怀里，轻声道：「你可以不

爱我，但不要把我当成别人，好吗？」

什么别人？我茫然想到，然后渐渐渐渐地，在他怀中睡着了。

第二日清晨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夏挽已经走了，我刚想起身，就

看到一个陌生的侍女走进来，捧着一碗黑色汤药。

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回夫人，是避子汤。」

我怔了，冠春的时候都未准备避子汤，此时是在干什么？

「是夏挽的意思，还是别人的意思。」

侍女避而不答，道：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
「我不喝。」我起身绕开她，准备去找夏挽问清楚，而她固执

的一直挡在我面前，不停地重复：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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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拦推搡之间，那碗汤啪的落在了地上，浓黑的汤汁洒了一

地。

「我都说了我不喝，让开。」

我终于得以推开门，然后发现屋外跪了一排的侍女，手中都举

着一碗汤，异口同声道：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
我震惊的看着她们，而黑暗中，又有无数双窥视的眼睛，等待

着回禀她们的主人。

他们就是这样厌憎我，生怕我怀了夏挽的孩子。

而夏挽……还问什么，他若不允，怎么会有人敢进到这里来。

想到这里，我冷笑了起来，伸手接过那碗汤，一仰头便喝了。

热的，苦的，让人几欲落泪。

「其实不用那么费心。」我笑道：「我啊，早就不能生育

了。」

碗掉在地上，碎了。

「我要出门。」

侍女有些惊慌：「可是夫人……」

「我不喜欢说第二遍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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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仍是昏昏很沉，浑身虚软，但我不能放纵自己这么下去了。

这世间本没有谁可以永远依赖，如果有，也是你自己，这是我

的立身之本，可笑的是，我竟忘记了这么久。

新朝的吏治，已经完全肃清，我强撑着身体，逐一确认北乾出

身的大臣是否得到了妥善安置，宁蓝、中则……每一个我曾经

的臣属，都在新朝官居要职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新君登基前的

准备。

随后，我开始了便着手制定新朝的礼制，礼仪与法律，是治国

重器，北侵十年，南胥旧礼早已散落不全，我从古籍中按图索

骥，和一群文臣从头开始复原。

我突然插手政务，惹来了不少非议，但是夏挽没有阻挠分毫，

只是不许我太过劳心伤神，我们之间，渐渐地开始像一对寻常

夫妻，平日各自忙碌，闲了，我做些针线，他烹茶焚香，一同

谈些有趣的事，他待我仍那么仔细温柔，我靠在他的肩上，心

是安宁的。

只除了，他再也没有碰过我，可是每一天，我都要喝一碗又苦

又涩的避子汤。

礼典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城外有小股的叛乱，夏挽出城带兵平

叛，而我在家中，缝完了最后一件毛氅，兽皮厚实，可挡风

寒，以后夏挽出门，便不会着凉了。

我一边咳，一边将它放入了箱笼中，自此，明年四时的衣裳都

已经备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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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什么时辰了？」

丫鬟回答：「回夫人，四更天了。」

是时候了。

冬日严寒，天亮的晚，烈风呼啸着，将灯笼吹得摇摇欲坠，马

车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口。

门大开着，空荡荡的院落里，一个老人坐在那里，望着天边的

残月发呆，一只白鹿伏在他手边，听到动静竖起了耳朵，看到

我后，便兴奋的跑过来。

我一面伸手抚摸着小柿子蓬软的毛，一面轻声唤道：「何将

军。」

何素龙连忙过来行礼，道：「不知夫人驾临，臣有失远迎。」

到底是年迈，他这几步已经有了蹒跚的意味。

我道：「将军起这么早？」

「臣是武将，原该早起练一个时辰练武的，现在老了。」他咳

了几声，侧身让过：「夫人进屋说话吧。」

「不了，就在这里说吧。」

我拢了领口，道：「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喝避子汤。」

「这……并非老臣的意思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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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你以为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」我打断了他。

他一怔，凛冽的寒风吹过，我们终于卸掉了所有的伪装。

「臣与夫人，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吗？」

「当然有，比如你派人暗杀我的时候，我中了蓂荚蛇毒，本就

无药可医。」

他警惕道：「夫人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我看了他良久，才道：「我宽恕你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的党羽一直朝堂上逼迫夏挽废了我，为了什么，你心里很

清楚，你不是贺兰知言，没有那么多迂腐的道理，更何况我和

夏挽有没有违背人伦，你比谁都要清楚，如今费尽心思对付

我，也无非是觉得我同你已是仇敌，我在夏挽身边一日，便会

对你不利，所以我来告诉你，何将军，我宽恕你了。」

他怔在那里。

「我可以坦诚告诉你，我羲河有仇必报，如若我尚有时日，必

会以你满门之血，祭贺兰大人在天之灵，可是我要死了，满朝

文武，真心为他的，没有几个，所以我要为他留下你。」

寒风吹起我的斗篷，那是我熟悉的、吹了我整整十一年的，枬

城的风，我也将埋葬在这风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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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幸的是，四时的衣裳已经为他备好，赶制礼典虽算不上完

备，却也能让他有个风风光光的登基大典。

足够了。

我直视着何素龙，严肃道：「不要再逼迫他，不要再徒增君臣

冲突，何将军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恐怕并不知道，一个前所未

有的王朝正在建立着，我们的每一个举动，都是后世的传奇与

历史，哪怕只剩下一点力量，也不应该浪费在争斗上，你明白

吗？」

何素龙颤抖起来，他失魂落魄的跪在地上，喃喃道：「臣……

臣……」

我咳了几声，这恐怕是今天，最后一点力气了。

我转身走出门的时候，天光大亮，何素龙跪在我身后，突然

道：「臣这一生，最懊悔的事情，便是买椟还珠。」

什么？

我回头看向他，他凄然的笑着，道：「臣是天下罪人，为了一

己私利，竟将一个怪物扶上天下之主的位置，可笑，可笑。」

随即他大声笑起来，白发凌乱的在风中飞舞，然后，他重重的

磕了个头，太过用力，几乎要将额头磕出血来。

「公主，保重！」

我愣在那里，可是这时候，何家的大门已经合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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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挽站在台阶下，正微笑着看着我，日光将他的面容映得分外

洁净。

「你不是去平叛了吗？」

「嗯，结束了，就快马回来了。」

他朝我伸出手，我便将手放在他掌心，他牢牢的握住，与我相

视一笑。

我们没有坐马车，而是就这样，在大街上走着，周围是川流不

息的人群，有小商贩走街串巷的吆喝着生意，有工匠蹲在墙根

一边嬉闹一边等活，有父母带着孩子在街边挑着玩具，那孩子

胡闹，非要两个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，所以他们不惧

严寒，看起来充实又快乐。

我情不自禁的微笑起来，夏挽看了看我，突然道：「羲河，我

们走吧。」

「去哪？」

「我带你回家。」

回家？

朱红色的旗帜，飞扬在寒风之中，那是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，

象征皇权，低了半旗的，是白色的鹓雏旗，象征着元初教，将

作为国教，统摄新的王朝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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枬城的百姓跪拜了一地，声音撼天动地：「恭送天尊，恭送天

后。」

我看着众生，里面有许多熟悉的人，他们将在这里繁衍生息，

平和的过完自己的一生，如鼠千岁、花枝、宁蓝……我独独没

有看见何素龙，他请旨终老枬城，并不随我们回都城……

是的，都城。

北乾当年定都枬城，是为了统摄北方部落，而南胥人的都城，

永远是燕州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的燕州。

这样很好，我能将贺兰的骨骸亲手葬回燕州，我自己，阔别了

十一年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
大概是那些名贵药材起了作用，我是身体不复之前虚弱，但仍

然会浑身乏力，吃不下东西，在长途跋涉的之中，经常性的呕

吐。夏挽仍是不许任何人插手，亲自照料我，只是每日一碗避

子汤，却是无论如何省不掉的。有一日我实在因为颠簸，吐得

喝不下去任何东西，他用温水帮我漱了口，然后用小勺一口一

口的把避子汤喂给我。

黑暗中，他的眼睛那样的亮，仿佛两团幽暗的火焰。

「羲河，不怕，很快就好了。」他为我擦干净嘴边的残渣，然

后轻轻亲吻我的嘴唇。

是很苦，很苦的一个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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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燕州后，便是登基大典，无论他心中怎么想，此刻都必须

让那些恨我入骨的大臣知道——他无意立我为后。

我抚摸着他的脸，他已经有了青青的胡茬，越发像个男人了，

我想，很久很久之后，他会有个很美丽很贤惠的妻子，然后有

个像他小时候一样可爱的孩子，那时候，他会不会记得我？他

的第一位妻子，他曾经说过，比天下还要重要的羲河。

眼泪没入鬓边，我笑着说：「药太苦了，下次，要糖。」

「好。」

夏挽沉默的抱紧了我。

两个月后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燕州，秦柳元在城门口迎接，如今

他主管礼部，隔了一层轿帘，我听到他的声音道：「臣恭迎公

主归家。」

我怔怔的坐在马车里，许久，才伸出手，掀开了轿帘。

燕州啊，阔别了十一年的燕州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它到处燃烧着

地狱的火焰，狞笑的北乾士兵随时会挥舞下染血的长刀。

现在是初春了，一只乌鹊停在泛青的树梢啁啾，阳光下，宽广

道路，整洁的屋舍，百姓们站在道路两侧，争先恐后的打量着

车队。

「这就是新皇帝吗？生得真俊。」

「那是谁？听说是他夫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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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握紧了夏挽的手。

突然，人群里有一个老人惶然的喊出声音：「公主！是公

主！」他急切的对周围的人说：「是羲河公主！错不了！是公

主回来了！」

我看过去，是当时在宫中陪我戏耍的太监，禄寿，他也老了，

满脸沧桑，却穿着一件最干净体面不过的衣裳。

我看了他许久，才颤抖的说：「小禄子，你……日子过得如

何？」

他涕泪交横，跪在了地上，这时候我才发现，他一条腿，是瘸

的，可他抬起头，仍哽咽的朝我笑：「奴才过得很好，若……

若公主闲了，奴才还能陪公主放风筝……」

我闭上眼睛，泪水终于决堤。

人群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凄厉的哭喊：「公主！是公主回来

了！」「是我们南胥的公主！她回家了！」

那都是些很老、很沧桑的人，他们同我一样经历过一个美丽的

王朝，也曾经在那样的地狱里煎熬了整整十一年。

而年轻人懵懂着，他们不明白，这些老人在哭喊些什么，也不

明白，我在哭些什么。

愿他们永远都不明白。

马车一路前行，最终，停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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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挽先下车，然后朝我伸出手，笑道：「羲河，来，我们回家

了。」

我扶着他的手，走下车，整个人愣在那里。

这是哪里？

一座恢宏的宫殿矗立在阳光之下，那是……我长大的长明宫，

毁于一场大火长明宫，它那样美，比我最奢侈的梦中，还要

美。

秦柳元在一旁，含泪道：「长明宫，为先祖圣德皇帝所造，臣

奉天尊之命逐一还原，若有不符之处，请公主指出。」

宫门在我眼前，徐徐推开，可我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夏挽、秦柳

元、前后乌压压的侍卫、哭喊的百姓，在那一瞬间，都消失

了。

我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养尊处优的小公主，单腿在石板上跳着格

子「燕儿燕儿吃野草，不吃野草远我道……」

哥哥在一群小美人的拥簇下弹琴，瞧见了我，便一笑：「有哥

哥在，绝不会让羲河受半点委屈！」

随后，他往嘴里丢了个葡萄，鼓着腮帮朝我笑，我也跟着笑

了，可我走过去，他便消失了，变成龙椅上沉郁的影子，眉目

隐藏在夕阳的阴影中，安静的批阅奏折，我走过去，脚步惊动

了他，他抬起头，就变作了祖父，他抖着八字眉，朝我招手：

「羲河，快过来，爷爷藏了糕给你，别让你哥哥瞧见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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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含泪仰头看着他，笑道：「爷爷，你要我活下去了，羲河做

到了，你来夸夸我啊。」

他看着我，心满意足的笑了，说：「爷爷最喜欢羲河了。」

我想走过去，他便消失了，只剩下他坐惯了的那个龙椅，高高

在上的放在那里。

我颤抖的伸出手，想要碰触它，可突然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。

「羲河，你回来了？」

我回过头，便看见了她。

这十一年，我在梦里，都不曾这样清晰的瞧见她。

她带着皇后的冠冕，那样端庄，那样温柔，佯装严肃的问我：

「羲河，字练了吗？书读了吗？你乖不乖的？」

「我很乖的，知秋，我很乖的。」

我好像又变成了在她身边哭鼻子的小女孩，我拼命的擦着眼

泪，可是怎么办，越擦越多，越擦越多。

她有些惊讶，问道：「羲河，你怎么哭了啊？」

「知秋——」

隔了漫长的、十一年的岁月，我终于朝她跑了过去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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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她是假的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假的，可是我想要抱抱

她，哪怕她是假的，我也想抱抱她。

「我很乖的，你别丢下我，我好怕，我一直都好怕。」

所有虚影，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，是崭新、散发着桐油味道的

宫室，是陌生的宫人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
而这个怀抱却是真实的、温暖的。

夏挽抱紧了我，任我声嘶力竭的在他怀里哭泣

「羲河，我不走，我永远陪着你。」

那天晚上，下了第一场春雨。

燕州的雨，一向轻而缠绵，能淅淅沥沥的下上一夜。

我坐在自己的寝殿里，整个长明宫，这里还原的最真，坐在窗

口看去，连我小时候喜欢趴着玩的大青石都有个一模一样的卧

在那里。

「唯有草木尚未长成，不像，我小时候，院子里一棵枇杷树，

我最喜欢听雨水落在叶子上的声音了。」

「等你身子好些了，我同你一起种。」

夏挽在焚香，这是原来南胥贵族的讲究，将沉香制成的「香

骨」，与四时的鲜花香果密封在一起，缓缓熏蒸出香片和花

露，宫中的香炉，一向是片刻都不曾断的。



2021/8/21 知乎盐选 | 我一直都好怕

https://www.zhihu.com/market/paid_column/1398357586215788544/section/1398661512911802368?utm_campaign=zhihumarket&utm_mediu… 17/27

我在北乾，早就没了这些讲究，只不过燃些沉香煮水罢了，而

夏挽对制香却一向很有耐心。他不怎么用那些名贵的香料，但

所制的香，却出奇的雅致清冽。

我轻轻嗅了一下，问道：「今日是什么香？」

「是檀香片，用苦楝花、柏树籽和荔枝壳熏蒸而成的，喜欢

吗？」他走过来，为我盖上一层薄被子，问：「喜欢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，道：「很合这雨夜。」

他接过侍女手中的铜盆，蹲下来为我濯足。一边轻声道：「等

明年，宫中四时都有花香，我便采来为你制香，以后这屋里年

年岁岁都是你喜欢的味道，好不好？」

我岔开话题，道：「其实你制香的手艺，很像哥哥，你还记得

吗？他最喜欢制香品香了，年少的时候，还总与堂兄们斗

香。」

「记得啊，我当初学制香，就是想送给陛下一份寿礼，可是当

时连着香炉一同被砸碎了，那天母亲生了很大的气，罚我跪了

整整一夜，要我记住，永远，永远不要去碍陛下的眼。」

我怔住了，我没想到，对我来说这世间最温柔的两个人，是他

的噩梦。

他却笑了，像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：「可是第二天，你就

来了，见我制香的鹅梨和荔枝被扔出来，以为我是嘴馋才被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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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罚的，就带了许多的瓜果来与我一同吃，我就很高兴，现在

想起来，仍觉得很高兴。」

「你恨他们吗？」

「当然不」他有些惊讶的抬头看我：「恨他们什么？恨他们给

我这样不堪的身世，还是恨他们厌憎我？不，我永远都不后悔

我的出生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遇到羲河。」

雨下得大了，香气袅袅，从熏炉中升腾而起。

我看了他许久，轻声道：「我也是。」

他怔了。

「我大概没有同你说过，这些年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自己，我

每日照镜子，想着在北乾经历的那些，就像看到一堆烂肉，恨

不得拿着快刀剜了去，可你让我觉得，我很干净，也很好。」

长夜中，我的声音混杂着雨声，很清冽。

「夏挽，谢谢你。」

你把命运赠与我噩梦，都变成了美梦，是你让我觉得，「活下

去」不是一场宿命的诅咒，而是一个很美好、很美好的祝福。

因为选择了活下去，我才能与你重逢，才再一次的，听到长明

宫的雨。

他愣愣的看着我，竟有几分傻气，我笑了，朝他展开双臂，

道：「你不抱我吗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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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层层帐幔之中，是清幽的花香，他抱我走

向床榻，我们一路亲吻着，这是真正的春宵。

他把我放在床榻上，那双琥珀色的、美丽的不可思议的眼睛凝

视着我，炽热却克制。

「你太久没碰过我了，不想我吗？」我抬起手抚摸他的脸。

「羲河……」

他白玉一样的面容染上了红晕，呼吸乱的没有章法，却始终没

有动作。

我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支起头，凝视着他眼睛，道：「我也告

诉你个秘密，你听不听？」

「我不能听……羲河……我现在不能……」

「不听也得听。」我俯在他耳边，轻声道：「我曾困于人伦，

可我始终都知道，与我欢好的人，是我夫君。」

「你夫君……」

他像是被蛊惑一样看着我。

我一字一顿的说：「没有别人，从来就没有别人。」

他近乎凶猛的吻住我，少年人的躯体，连拥抱都是生机勃勃，

连同这个吻，也带着草木繁盛的香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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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越下越大。

可屋里却连呼吸都是烫的，他在我身上莽撞又温柔，一边说对

不起，一边又无法克制的吻我，昏昏沉沉中我在想，到底在对

不起什么？

这时候，突然外面传来一个声音。

「天尊——陈大人有紧急军情禀告！」

「让他滚！」

他一边急切的吻我，一边厉声道，我侧头躲开，小声道：「你

疯了，不说了吗？紧急军情。」

「不管他，羲河……」

他执拗的还要过来抱我，我一把推开他，提高声音对外面说：

「让陈将军稍后，天尊马上就来。」

夏挽恼怒的坐起来，道：「以后要有宫规，天大的事情都不许

半夜来汇报！」

我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，噗嗤一乐，催促道：「快走吧，你想

做昏君，我也不要做妖妃！」

陈大人原在郑龙手下，是留下来镇守枬城的武官之一，如今深

夜前来，必有要事。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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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随夏挽一同到了外殿，他跪在那里，声音都是抖的：「天

尊，何素龙将军反了……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一惊，这么可能？

而夏挽就如同早就料到一般，厌恶的皱起眉：「然后呢？」

「他，他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带领旧部骑兵，要诛杀妖妃羲

河。」

「完了吗？」

「啊？」

夏挽随口吩咐道：「为陈将军安排住处，其他人等，回去睡

觉。」

我难以置信的睁大了眼睛，道：「夏挽！」

他坐在那里，又像是个冷漠的君王，道：「逆天背德之人，神

必谴之，何须挂怀？」

说完，他拉住我，拂袖而去。

何素龙那场轰轰烈烈的起义，就如同一个笑话，他连枬城都没

有走出去——那些北乾守将，本就对他恨之入骨，又得到了个

可以在新朝立功的机会，自当竭尽全力绞杀他。

但是，他并未死于战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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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死于天罚。

当时我并不知道，只觉得何素龙野心太过，迷失了心智。便把

心思放在了复原宫室上——我总觉得自己命不久矣，能多做些

事，便多做些。

我在宫中建了一座庙宇，供奉先祖，并以知秋的面容塑了神

像，这工程并不简单，但我却做得很愉快，当我仰头看着逐步

成形的庙宇时，就会觉得冥冥之中，我失去的一切，以另一种

方式同我永远的在一起。

那一日，我正在忙碌，有宫人通报：「禀告夫人，贺兰夫人求

见。」

是又春，我安葬了贺兰知言后，重建了贺兰山庄，贺兰家的血

脉如今只剩下又春腹中的孩子，家族典籍也早已散尽。但所幸

的是，贺兰先祖多年著书立说的典籍，尚能在民间寻到拓本，

我一点一点的搜罗，只要贺兰家传承尚未断绝，便有希望。

又春即将临盆，丰腴许多，仍穿着素白的孝服，扶着腰朝我行

礼：「奴婢见过公主。」

我坐在蒲团上，道：「你如今不是谁的奴婢，人前自称臣妾便

好。」

又春便有些紧张，绞着手指，问道：「公主，你是不是还怪

我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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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仰头端详着即将成形的神像，只觉得心里静极了。道：「有

什么可怪的呢？我相信了我想相信的人，你选择了你想选择的

路，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没了继续同行缘分罢了。」

她似懂非懂，但听明白了不可能像以前一样，便红了眼睛，垂

着头不再说话。

我叹了口气，道：「跪着做什么，快坐下说话。」

她旁边的孩子闻言，便小心的搀扶她坐下，奶声奶气道：「母

亲，你小心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他是贺兰行林，如今贺兰家的长子，也是宸冬

的儿子东林。

大概年岁尚小，加上生母鱼宁轮廓柔和，他的北乾血脉瞧着并

不是那么明显，我称他是贺兰知言的义子，倒有许多人怀疑，

他是贺兰知言与某北乾女子所生。

「行林近来在读什么书？可有什么不懂的？」

贺兰家惯来四岁开蒙，他也不能例外。

「回禀夫人。」他一板一眼的答道：「在读先祖所著的《开蒙

诗教》，先生教的很好。」

又春已经完全的进入了母亲这个角色，在一旁又是欣喜又是惭

愧：「阿林学得可快了，还教我读诗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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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点点头，我一向是觉得，所谓南北，不在血脉，把一个北人

放在南人的位置，他便成了南人。

宫女上了一盘细果，有时鲜的青梅，也有各式的蜜饯，我近日

很喜欢吃这些甜酸的小东西，又春还保留着在我身边的习惯，

拿了喜欢的就吃起来，行林在一旁，安安静静的看着我们俩

吃。

我拿了一块糖霜韵果，递给他，道：「尝尝看，这是燕州的点

心，枬城没有的。」

他才拿了一个，小心的咬了一口，便有些惊讶的瞪大了眼睛，

我心中一酸，在我为数不多，有关于他的记忆里，他很爱吃甜

的，鱼宁曾把他抱在怀里用小勺喂他吃甜羹，他吃了一小口，

便高兴的蹦起来，，随后张大嘴，还要吃。

我叹了口气，轻声问：「你……还记得你的父母亲吗？」

「自然记得。」他垂下头，轻声说：「父亲为驱除敌寇，以身

殉道，是行林的表率，而母亲身怀六甲，还要为行林操劳，行

林长大了，一定孝顺母亲，光耀贺兰家的门楣。」

随后，他拿起一块果子，递给旁边的又春，道：「母亲，你

吃。」

我怔住了。

他像是每一个贺兰家的小公子一样，穿着浅草纹饰的长衫，连

头发丝都规整的无懈可击，我却看出了他的恐惧，像一只用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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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气力，将自己隐藏在草垛之中的幼狼。

「行林啊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想去摸他的头，却被他条件反射的避开，他反应

过来后，便有些惶恐的看着我：「夫人……」

「别怕，你回答的很好，若当年的我，也不会回答的更好。」

我还是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道：「以后若有什么不懂的，便进

宫来问我。」

他用力点点头。

「院子里养了只小白鹿，叫小柿子，可好玩了，你去瞧瞧，我

与你母亲说说话。」

他听话的离开了，我目送他的背影，想起很多年前，有人曾对

我说过，我们的孩子以后也要许多书读。

那已经远的像是上辈子。

「你找我来有何事？」

又春忧虑道：「重建贺兰山庄之后，有许多书生上门拜会，说

是公子的门生，这，我也不知谁是真，谁是假……」

「权且都认下吧。」我道：「夏挽以武将得天下，下一步，必

要培养文官势力来平衡，扶持贺兰家，也是借贺兰家之名，向

天下学子昭彰我朝尊儒重道，这群书生闻风而来，是因为他们

需要出路，而我正好可以在其中挑选得用之人。」

微信公众号：阿乐资源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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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，我没听明白。」又春懵懂的说：「公主的意思是，怕武

官像何将军一样反了吗？」

我一笑，道：「算是这个意思吧。」

「可是何将军被雷劈了。大家都说，他和公主作对，才会被上

天惩罚，没人敢再造反的。」

我也听说了，在何素龙起义造反的第三天夜里，骤雨将至，雷

电先至，那一道天光将半个枬城照亮，竟不偏不倚的正中何家

的府邸。火，就这样燃起来。

黑茫茫的夜色中，火光若凤凰振翅，熊熊而起，即使下了雨，

火势也不减弱分毫，何素龙一代战神，竟这样活活的烧死在这

场火中。

天罚。

所有人都这么说，羲河公主乃神佛庇护之人，岂容凡子诋毁，

神明降罚于逆天之人，以示天道。

神鬼之说我是不信的，只是觉得有些蹊跷，他造反的时机也蹊

跷，这场大火来的也蹊跷。只是这几日一直忙于修缮宫室，并

未细想。

又春傻乎乎继续说：「我还觉得，是公子在天之灵惩罚那个恶

人，当日，公子从北乾军营里逃出来，不也是放了把火吗？」

「哦，你说那场火，那场火是夏挽的放的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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